
12版 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Http://www.hbnews.net
副 刊

FUKAN

编辑 /版式 程文 /鲁广如 kbck_chw@126.com校对 王娟

炮声消遁， 弹雨暂歇。 从
1948年 11月打到 1949年元月，
历时 65天的淮海战役终于以歼
敌 55.5万，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画
上圆满句号。 参加支前，披星戴
月运粮、运伤员的父亲，回到家连
口水都没顾上喝，丢下铺盖卷直
奔祖陵。 朝一座荒草萋萋的土坟
前一跪，喃喃说道：“你老人家的
血没有白流，天就要亮了，咱穷苦
人要翻身啦！ ”言未了，泪先流，
早已泣不成声……

那是 1944 年冬一个飘着雪
花的清晨，30余名敌伪军突然包
围瓦房村，抓走我的祖父王宏恩。
第二天七八个乡亲带着好不容易
连夜凑齐的 10块大洋，天真地想
把人赎出来。 而从徐州鬼子监狱
带回的却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的祖父尸体。 祖父早几年参加新
四军，后因奶奶死得早，父亲当时
才八九岁无人照顾，加上祖父已
年过五旬，前线冲杀腿脚跟不上
趟，就让他回地方任县委地下交
通员。不成想被叛徒出卖。祖父心
如明镜，落在东洋矮脚鬼手里，不
当软骨头就必死无疑。 只是不放
心儿子，让送饭的伙夫给家传话，
“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一定
要跟共产党走！ ”这句话不只是
遗嘱，也成为我家几代人的信仰
和追求！

砸碎旧世界， 建造新乾坤。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共
和国新政权面临着百废待兴的艰
难使命。 我父亲被选拔到刚成立
的供销合作社，他从心里感谢党，
有着使不完的干劲。 25岁，光荣
地站在党旗下宣誓，成为全县供
销合作社系统最年轻的党员。 接
着先是被提拔为乡镇供销合作社
主任，随后又荣升县城的社主任。
然而，在前程辉煌展开之际，一道

难迈的沟坎猝不及防横在面前。
1962年春，国家为了恢复三年自
然灾害遭受重创的元气，决定号
召政府机关工厂的人下农村。 农
村的艰苦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
刚刚从三年大饥荒噩梦中醒过来
的人，更清楚农村和城市的天地
差别。 父亲和已有两年党龄在被
服厂上班的母亲商量一下，毫不
犹豫地给我们母子 4人报了名。
但出乎预料的是，我们还没从由
县城到农村的变化中回过神来，
半年后， 父亲也辞职回到老家。
后来听说，县供销社三天开了四
场会，下放农村的干部人员指标
落实十分困难。 父亲蹦出句“我
听党的！ ”率先垂范，下放人员名
单也很快有了圆满结果。

生活似乎在故意考验我们一
家。 1963年夏，暴雨不住点地下
了三天两夜。村庄田野一片汪洋，
秋季庄稼几乎颗粒无收。 第二年
春天还没到家，饥饿再次袭向刚
刚缓口气的乡村，父亲脸色像灰
蒙蒙的天一样阴沉。 我们家面临
缺粮境地，一个我该称呼舅姥爷
的白胡子老头，送来一小筐七八
个胡萝卜。 长叹了一口气对父亲
说：“唉，不穿皮鞋穿布鞋，不当干
部当农民， 你这是自找苦吃呀！
后悔了吧！ ”父亲摇了摇头，没有
回答。 1963年水大，可面积不大，
政府陆续从江南调来大米、白菜、
藕等粮食蔬菜救援。 我们一家和
全村人一样，很快从困境走了出
来。

生产队夏秋两季凭工分多少
分粮。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上学。
为了多挣点工分，父亲除了参加
大呼隆劳动，还利用一早一晩喂
生产队的几头驴。 铡草、换淘草
缸水、打扫驴圈，忙得脚后跟直踢
脊梁骨。 尽管这样，年终结算我

家工分总是排在后几位。 当然分
粮也排在后面。 看到工分总是不
如人家多，我再也不愿去学校，想
在家修地球、挣工分。 父亲大发
脾气，说，国家建设需要读书的
人，有文化才能有出息。为了贴补
家用，家里养起鸡鸭猪羊，房前屋
后种上丝瓜、辣椒。 我放学忙着
割草换工分，弟弟去放羊。 “晨兴
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农家生活
虽不是那样富足，但全家人渐渐
随遇而安，并乐在其中。 储存记
忆，永远值得回味。

1970年底，淮北市到萧县招
工，我和弟弟招到朔里煤矿。 事
情来得突然，全家人甭提有多高
兴。 父母陪着我弟俩步行 30华
里，到萧县县城火车站。 父亲说：
“只能送到这里了，一定要听党组
织和领导的话！ ”当时煤矿生产
环境恶劣，下井爬高上低，要走四
五华里才能到工作面。 说是 8小
时工作制，连同班前会、更衣洗
澡，至少 10个钟头。但是，我深知
这份工作多亏父亲老同事帮助，
来之不易。 在那个贫穷的计划经
济年代，一个农家同时冒出两个
拿工资的工人，很可能整个县没
有第二家。 我倍加珍惜，吃苦在
前，第二年当上班长、团支书。 但
没忘记父亲往日教诲，有文化才
能为国家多作贡献。 经常从矿图
书馆借书，《基督山伯爵》《静静的
顿河》《红楼梦》等不少中外名著
都是那时读的。 书让我着迷，有
时悄悄带到井下，歇工时看上几
页。怕弄脏，用毛巾包裹。矿广播
站每天播放的新闻稿件，我照葫
芦画瓢，尝试写写。 当第一次听
到大喇叭喊出我的名字时，心情
绝不亚于叫花子捡到块金元宝。
1978 年，我写了一篇“四不像”，
矿宣传部周翰藻老师修改成小

说，名字《请客》，赫然出现在《安
徽日报》文艺副刊上。 我知名度
大增，不久借调到矿宣传部写报
道。 火热的矿山生活，矿党委和
矿宣传部领导关心支持，使我的
写作热情只增不减，在淮北矿务
局十多个矿中，对外发稿名列前
茅。 淮北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都曾为我颁发过荣誉证书。 接下
来喜事连连，1984年省里下达为
国企部分以工代干人员转正的文
件，我所在的矿推荐 36人参加文
化考试，6人及格，其中竟然有我
和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弟弟两
人。 这件事顿时成为矿上头号新
闻，父亲难得大方一回，八块八买
了瓶茅台庆贺一番。 第二年，幸
运之鸟再次降临，淮北报从基层
选调两人，其中有我。

报社在老市委大院办公，仅
一层楼，条件不是太好。 但人心
思进， 都在想如何把报纸办好。
我边干边学，编辑之余见缝插针，
写些“豆腐块”。 1992年，有幸和
一同进报社的徐寿山釆写的通讯
《三凤求凰》竟获得安徽省好新闻
一等奖、江苏省经济好新闻一等
奖。 还先后被评为省优秀编辑，
淮北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先进工
作者。 血脉传承，家风熏染，大家
庭发生很大变化，姐姐当上淮北
市第一代女公交驾驶员。 当过渠
沟镇副镇长、副书记的妻子获奖
证书一大摞，不比我少。 女儿从
戎，立过一次二等功，两回三等
功，儿子进报社子承父业。今年和
我双双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96年夏，我和父母登上北
上的列车。 5天前接到担任中央
军委委员、上将军衔的总后勤部
部长王克叔叔的秘书王志发电
话，让我父母去京。叔叔从朝鲜战
场回来，一直在大西北，曾担任过

21军军长、 新疆军区司令员、兰
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去东北
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军务繁忙，
千山阻隔，老弟俩已近二十载从
未谋面。 见了格外高兴，回忆起
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 王克叔叔
说：“小时候，二大爷（我爷爷王宏
恩）经常讲八路军、新四军打鬼子
故事。 我想去当兵，是他连夜把
我送去参加新四军。 没想到我走
后不到俩月，二大爷壮烈牺牲。 ”
忆到伤心处， 禁不住热泪盈眶。
叔叔想留我们在北京玩个十天半
月，父母怕影响叔叔工作，五天后
便踏上归程。 我和父母去解放军
总后探亲的消息不胫而走，家里
一下子比往日热闹许多，有人要
父亲出面代加工军服，有人要求
帮忙销医药，有人要我家入干股
联办军需加工厂。 还有个弟弟在
部队的领导想让我们吹吹风，争
取让弟弟肩上多两颗“豆”，并留
下话，我家有事要办尽管说（当时
因企业改制两个妹妹正面临下
岗）。 家庭会上， 父亲一脸严肃：
“你们的叔叔不是国民党的官，生
意上的事、提拔调动的事，咱们不
能张嘴，更不能指望这谋私发财。
你叔代表的早不是他个人，咱们
不能朝党脸上抺黑呀！ ”我二弟、
侄子都穿过军装，何尝不想留在
部队发展。 想到父亲家规在先，
谁也没给北京提过。 即便叔叔问
过家里可有困难，也没张过嘴。

岁月蹉跎，沧海桑田。 今年
十月一日，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老父谆谆教
导，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道路不
可能一帆风顺，但是任何时候跟
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不能动摇。 近
百年无数事实足以证明，只有跟
党走，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
望，家庭才有幸福哪！

“招行杯”礼赞 70年·追梦新时代征文选登(一)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吟
诵着席慕蓉的诗歌，我伫立在相
山之巅，极目远眺整个相城。 耳
边回荡着的是优美婉转的旋律
“相山秀，南湖美，一片精致好山
水……”嚯！这片坐落在广袤的华
北平原上的皖北小城， 像是一颗
璀璨的明珠，简约、清新、干净，而
又富有朝气活力、绚烂多姿……

童年记忆中的淮北祥和、低
调、内敛。那个时候我们举家刚搬
迁到淮北， 这里的一切还等待着
我去熟悉、去探索。在那段悠长的
岁月里， 从家到市一小的道路充
满趣味和珍贵的回忆。 记得第一
次造访，是父亲陪我走过，路上谈
话的内容时隔久远已经模糊，但
我记得那是一位父亲对子女的关
切和期望，以及殷殷嘱咐。之后上
学放学的日子里， 大多时候我独

立完成，步伐快速有力，并感知着
所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这个城市
自有她的魅力、安逸与亲切感，当
然也自有她的豪爽与洒脱。 这种
气质也影响着我、你、他，这里的
居民们。

再接着我上了大学， 是在长
江之滨的舒适之城———芜湖。 于
我而言， 家乡和这里产生的连接
方式是开学季和假期回家的绿皮
火车。 8个多小时的车程，往返四
年记忆犹新。 车上也有很多淮北
老乡， 它承载的是年轻人的奋斗
与追求，回忆与乡愁，还有那份对
家乡的眷恋。

再往后， 我考入了华东师范
大学继续攻读深造。 身临国际化
的大都市，有很多惊叹和欣喜。但
一朵花有一朵花的艳丽， 一座城
市也有一座城市的精彩。 淮北的
“口子酒”“煤炭”等等也已被更多

的人熟知，在被咨询和介绍时，不
免为自己的家乡生出自豪与骄
傲。 那种情谊，那种情怀，那种期
许，融入血液、深入骨髓。

毕业后， 我成为了一名高校
辅导员， 一届届的新生和老生迎
来送往， 其中不乏很多从家乡走
出来的学生。作为一名老师，这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职业幸
福感已经与我的生活融为一体，
我感恩从前老师们的教诲和在这
个城市所受到的教育， 如今看着
自己的学生成人成长成才成功，
这大概也是一种 “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的传承与守望。

一阵幽香袭来， 我从遥远的
思绪中清醒。辉煌的城市夜景，逐
步腾飞活跃的经济文化， 淮北这
座年轻而又富有张力和激情的城
市正焕发出新的光彩， 乘着新时
代的浪潮阔步新征程、 谱写新篇

章。 2017年淮北被评为全国文明
城市，具有里程碑式的发展意义；
同年淮北步入“高铁时代”，圆了
半个世纪的高铁梦， 人们的出行
更加便捷和舒适； 淮北相山公园
升级为国家 4A 级旅游风景区；
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绿金湖”更是
集生态修复、 资源保护、 科学研
究、 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绿金中央
公园， 也是国内地级市规划面积
最大的水上休闲度假区， 这样大
手笔的塌陷坑治理， 无不彰显着
淮北人民朴实、力争上游的干劲。
此外，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引领
下， 淮北还兴修了多条健身步道
供市民锻炼休闲；近年来，淮北在
中国碳谷·绿金淮北的理念指导
下，大力推进城市发展转型，从各
个层面助力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旅
游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淮北正
在成为一座更宜居、生态、环保、

现代的“新城”。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能

源新城亮天下， 口子美酒千家
醉……”我身旁的将军亭平静泰
然巍峨，让人不由得想起 70年前
这里的战争硝烟， 革命先辈们为
了安定祥和的生活奋勇杀敌、一
往无前。 如今在书写“中国梦”的
新时代， 淮北人民依然秉承着勤
劳、勇敢、进取、拼搏的精神和姿
态， 用时代的旋律与歌声迸发出
淮北的豪情， 用源源不断的幸福
感与获得感展现古老相城的新貌
和盎然生机， 用发自肺腑的点滴
共鸣抒发对她的深情、 感怀和赞
美。

淮北，我的故乡！你是我眼中
的“那片绿”,时刻闪耀着生机、孕
育着希望； 你是我心中的 “那道
光”，点亮回家的路，温暖追梦的
心。

“相山秀，南湖美，一片景
致好山水……”淮北市市歌唱
出了南湖湿地公园的美丽，表
达了市民对“掌上明珠”南湖
的赞美之情，南湖以其秀美的
景色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
来，满意而归。

南湖湿地公园，本是因采
煤而形成的塌陷坑。 经过多年
复垦治理， 荒草废滩早不见，
旧貌已经换新颜，只见绿草如
茵，绿树成林，绿波荡漾。 南湖
多情似恋人， 春夏秋冬常相
亲。 我时常与她来场约会，投
入她的怀抱。 “一日不见，如三
月兮”， 如果一段时间不与她
亲近，便茶饭不思，魂不守舍，
心里空落落的， 像失恋一样。
去南湖易上瘾， 不去又会伤
心，没办法，只好隔三差五地
去会她一会。 南湖公园走一
走，来一场美丽邂逅，艳遇四
季的景秀。

春天里来百花开，快到南
湖把照拍。 蜗居了一个漫长寒
冷而又枯燥的冬天，人们都患
上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 “春
疟”， 便想出去走一走， 看一
看。 相城细雨土渐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百花盛开满南湖。 相城，我生
于斯长于斯，老家就在烈山的
南庄村。 相城，我从小学大学
都在此求学，四年大学就在淮
北煤炭师范学院 (现为淮北师
范大学)。 忆往昔，往事却不堪
回首。 犹记 2003年的春天，我
带着外地的大学同学到我引
以为豪的南湖游玩。 但是满眼
所见，整个“塌陷坑”水浅浪
污，土露石出，草枯柳秃，鸟哭
人无。 那些同学顿生埋怨之
词：“这有什么好玩的？ 还不如
我们那儿呢！ ”“费那么大劲，
怎么来这么个破地方？ 以后再
也不来了！ ”听了这些责备，我
这个“土著”也无话可说，呆了
不到半个小时便乘兴而来，扫
兴而归， 连张合影也没留下。
真是尴尬至极！

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远
离家乡，到阜阳教书。 “山川信
美非吾乡”，离家日久，思乡之
情愈深，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
乡的一切。 在外漂泊了八年之
后，2012年， 我终于通过教师
招聘考试回到了日思夜想的
故乡。 故地重游，南湖变得不
可认，“坑”已成“湖”，山峦耸
翠，飞鸟翩翩，杨柳依依，鲜花
朵朵。 仅仅那个占地 300亩的
牡丹园，就拥有“景玉”“姚黄”
“二乔” 等 65种名贵牡丹，够
人游上半天， 相机拍得没电，
手机内存爆满。 满园牡丹红艳
艳、黄灿灿、粉扑扑、绿莹莹，
姹紫嫣红，国色天香，令人驻
足不前，目不暇接。 正是：花开
富贵，天地祥瑞，游人沉醉，徜
徉不归。 尴尬的时光一去不复
返了， 今后再有朋友来访，我
便会自信满满地带他们来南
湖游玩了。 南湖啊，你是我的
骄傲，我为你自豪！
六月莲叶碧映空，南湖荷

花别样红。 至今犹记，夏日的
那个傍晚， 南湖的那片荷艳。
2014 年的时候， 为了和我团
聚，妻也从工作了八年之久的
老家阜阳调来淮北上班。 但是
毕竟人生地不熟，心情难免有
些失落。 傍晚下班之后，我便
带她去南湖游园赏荷。 方方的
荷塘，朵朵的荷花，层层的叶
子，亭亭的茎秆，默默的流水，
缕缕的清香。 妻欢喜得很，便
拿起手机拍个不停，然后又发
到朋友圈。 这可是一石激起千
层浪， 引得朋友纷纷点赞，惹
得众人不停询问：“这是哪里
啊？ ”“你去哪里旅游了？ ”“怎

么这么漂亮？ ”往日的同事羡
慕不已，感慨颇深：“去淮北工
作真好啊！ ”“我也想去淮北
呀！ ”真是自豪至极！
前年暑假，奶奶从老家南

庄来城里避暑，我带着一家人
去南湖玩。 驱车向南，离城不
久，我便说：“到了，下车吧。 ”
奶奶说：“咋这么快？ 我还以为
要好长时间呢，这是哪儿呀？ ”
我说：“南湖啊。 ”“哪儿？ ”奶奶
不太明白地追问。 爸爸解释
说：“就是杨庄矿的那个塌陷
坑，以前咱们经常走的。 ”“哦，
那我知道了，咦，怎么改名字
了， 这景色也和以前不一样
了？ ”奶奶又开始不明白了。我
们听了奶奶的疑问都哈哈大
笑起来，奶奶经常在大山里呆
着自然不知道外面的巨变。 去
年的夏天，南湖又增加了赛龙
舟和游泳比赛，又吸引了一大
批人前去参赛和围观。 南湖如
此多娇，引无数游客竞折腰。

南湖秋来风景异，北雁南
飞经此地。 秋高气爽，云白风
清，回乡当年，携来学生曾游，
指点江山，畅叙幽情。 等到傍
晚欲归之时， 我们共见一奇
景：雁阵浩荡，雁鸣不已，雁字
去时，三光同光———月出于烈
山之上，明晃晃；日落于相山
之巅，红彤彤；星悬于天空之
中，亮晶晶。 湖面澄澈如镜，日
月星辰倒映其中， 见此奇景，
我们便情不自禁地吟起了王
勃的那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虽游兴未
尽，也只好回家，我们相约年
年此时南湖再聚首。
最爱南湖晴后雪，相城风

景又一绝。 “山舞银蛇”，湖面
冰封，玉树琼枝，天地一色，童
话世界。 在阜阳出生、上学的
宝贝儿子于 2013年转学到了
淮北，不久之后，便适应了这
里的学习和生活，结识了很多
好朋友。 他们曾在雪后相约来
此玩雪———堆雪人、 滚雪球、
打雪仗， 玩得头上冒热气，汗
水浸透身上衣。 这正是：南湖
雪后不觉寒， 相城儿童相见
欢。 欢声震落树上雪，笑语击
破湖中冰。 世人皆爱雪，有了
雪，冬天便有了生机，人们便
有了精神， 生活便有了希望，
来年便可枕着馒头睡。 近年
来，冬季的南湖又新增了捕捞
文化节，提前为广大市民置办
年货。 腊梅含笑迎春节，丰年
有鱼过新年。 南湖使得故乡更
富饶，市民更欢笑，明天更美
好。
说句实在话，我曾游过杭

州的西湖， 赏过徐州的云龙
湖，去过济南的大明湖，到过
合肥的翡翠湖， 但是相比之
下， 我还是喜欢咱中国碳谷·
绿金淮北的南湖。 春有百花秋
有月，夏有清荷冬有雪，风光
四时各不同， 皆是南湖好时
节。 那山，那湖，那园，那景，惹
人赞叹不已， 让人沉浸其中，
令人流连忘返。
南湖公园， 园中有湖，湖

面有桥，桥下有水，水里有鱼，
鱼翔虾游。
南湖公园， 园中有湖，湖

心有岛，岛上有树，树上有鸟，
鸟唱蝉鸣。
南湖公园， 园中有湖，湖

中有园，园里有花，花间有蝶，
蝶舞蜂忙。
南湖公园， 园中有湖，湖

畔有屋，屋前有路，路上有人，
人欢犬跳。

淮北山青水又甜，旧貌不
觉换新颜。 难忘故乡人最善，
陶醉南湖美公园。 故乡啊，南
湖公园啊！ 你———美了美了！
我———醉了醉了！

我家的红色传承
王明东

眼中的“那片绿”
———记我的家乡淮北

宗晓蕾

最忆故乡，醉美南湖
周海燕

相城新貌 ■摄影 刘传德

前言： 70年砥砺奋进，70年岁月如歌。为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充分展示淮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优异成绩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淮北

日报社和招商银行淮北分行联合举办了“招行杯”礼赞70年·追梦新时代征文活动。

活动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读者的积极参与。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文艺创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繁荣淮北文艺创

作，引导和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加快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坚定不移地走好转型崛起之路，现精选部分佳作在本报刊登，以

飨读者。


